
那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年代，
那是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年代，那是
一个让人激动又令人心碎的年代……

1958年秋，我从咸宁长寿畈小
学高小毕业，考入咸宁县第七中学
——现汀泗中学。当时七中选址正
在汀泗街东面、汀泗小学斜对面的一
个山包上。学校初创时期，一无校
舍，二无设备，三无老师。我们作为
首届生创业者，便开始一边建校、一
边上课。我记得开学典礼是在汀泗
小学的操场上进行的。首任校长朱
敬中在典礼上讲话动员要我们艰苦
创业、勤俭办校。朱敬中在咸宁是一
个有名望、有影响的教育家。可是过
不了多久，他就调走了。

学校创立初期，我们这些学生真
是吃尽了苦头，尝遍了艰辛。因为要
建校舍，经常要到离校十数里远的花
纹、聂家等地背楠竹、杉树条，一次背
一根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奔走。这时
国家遭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
粮食金贵得很，常常吃不饱。当时我
很羡慕一些同学星期天回家提一筒
酸菜来校吃。但我却没有这种奢侈。

当时停课劳动是常有的事。有
时一星期停课两三天，有时则停一两
个月。有一次是住在官埠桥修京广
复线铁路，将近两个月，除建校劳动
外，还到附近农村帮助干农活。劳累
了一天，加上肚子饿，晚上到寝室就
不想动了。这些艰苦的磨练，锻炼了
我的意志，使我在以后的学习、工作、
生活中敢于面对任何的困难和艰辛。

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令人难
忘的事。在有四张高低床的8人寝
室里，我睡的是下铺。一个雨天的早
晨，我起床后，发现脱在床底下的胶
鞋没了——这可是洪湖新堤的干妈
给我买的，穿了还没几天的新胶鞋
啊。当时物资匮乏，紧缺，胶鞋有钱
也买不到。何况我总共才两双鞋，一
双布鞋，一双胶鞋。这双胶鞋对我来
说像个宝贝。胶鞋没了，雨雪天我只
好打赤脚。因家庭困难，又买不到，
这样的赤脚生活一直延续了好几
年。后来在蒲圻一中上高中时，也是
经常打赤脚。有一次，我在乘火车去
蒲圻时，因无票被列车员从中伙铺赶
下了火车，当时下着鹅毛大雪，天也快
黑了。我沿着铁路线回校，到寝室时
已是晚上9点多钟。脚冻麻木了，只
好先用冷水泡，再用温水泡，好一阵
脚才慢慢缓过来。

我们的任课老师，大多是从各个
小学选拔来的，大多数是年青人，二
三十岁，风华正茂，像余德炳、陈国
祥、雷锡凤、余开芳、黄竟成、左益人，
还有先后来校的何进中，郝挺……他
们都很敬业，讲课都很招人听。特别
是郝挺老师，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讲课声情并茂，有声有色，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我们曾在北伐战争激战过
的山头上追逐游耍，在星星竹海的密
林拖过楠竹，这些地方现在都成了游
览胜地。

七中后来易名汀泗中学，曾一度
办成汀泗高中。上世纪九十年代，我
曾去过一次汀泗中学。过去的山头
削平了，过去的干打垒棚子不见了，
代替它们的是树木葱茏、景色宜人的
校园和整齐漂亮的楼房，真是今非昔
比，焕然一新。

在我们首届生之后，又陆续招了
二届、三届……我的老伴王忠秀就是
第二届学生，她后来就读于武汉会计
学校。七中的历届毕业生中，出现了
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离开七中后，
许多老师、同学都从未谋面，但他们
的音容笑貌、翩翩风姿，至今都在我
脑中萦怀，记忆犹新。

七中

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推荐我看
《开讲啦》节目，说这是一档颇具正
能量的节目，非常值得一看。

我第一次看的是台湾作家林
清玄的《不怕人生的转弯》。林清
玄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人，小时候
家里很穷，兄弟姐妹有十八个，饭
都吃不饱。那时，他就想长大了要
当作家，要满世界去看一下。在当
时的情况，这最多也就算是个梦想
了。可是，他确定了这个目标，然
后一步一步就都变成了现实。我
看了，也被深深的触动了。后来
听著名导演吴宇森讲“爱”，听百
度创始人李彦宏讲“人生的选
择”，听巨星成龙讲“没有人能替
你奋斗”……每一位走进《开讲
啦》节目的开讲嘉宾，都是一个在
事业上非常成功的人。在他们成
功的背后，都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或启发人的智慧，或激励人的斗
志，或提升人的勇气，或净化人的
灵魂。看着这些节目，我的心里不
知不觉地涌起一股积极向上、充满
希望的情绪。我知道，这就是《开
讲啦》节目带给我的正能量。

人是需要正能量的。正能量
才能够给你一个正确的方向，让你
进入到另一种境界。我曾经在一
个单位工作十余年，碰到很多的上
司，都待我很好。后来，却碰到了
一位不理解我的上司，他看我左右
不顺眼，处处给我刁难，让我痛苦
不堪，度日如年。有一位老领导看
到我的状况后找我谈话。他说，你
大可不必为了这件事情而影响了
自己。正因为你过去碰到的上司
都是对你好的人，你走得太顺了，
所以，现在碰到这样的上司对你是
一次锻炼，一次考验。你要抓住这
个机会，而不是躲避它。你经历了
这次之后，你或许就成熟了成长
了，以后再碰到这样的情况，甚至
是更大的困难，你就会沉着应对。
你说，这不是件好事吗？真是一语
惊醒梦中人，我的心一下子豁然开
朗。于是，我仍然做我该做的事
情，任你给我什么脸色，任你给我
什么打击，我心依然。自此以后，
每当有不快有烦恼时，我都会想起
这位老领导的话，于是，不利的事
情总是让我能够汲取有利的成
份。现在知道了，这位领导就是在
给我传输正能量。

有一段时间，上小学的儿子突
然变得胆小了。原来，他最近在看
一个有关侦破故事的动画片，那些
侦破的案件里很多凶杀、血腥、暴
力的恐怖画面，看得他心里阴森森
的。我便告诉他，你看这样的节目
要把重点放在警察是如何查找线
索，如何破案，如何将罪犯绳之以
法的。然后，又把儿子的注意力转
移到另一些内容中来，带着儿子一
起看《开讲啦》节目，买了三字经跟
着儿子一起读“昔孟母，择邻处”。

是啊，古代都有择邻而居的故
事，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一种正能
量对一个人的成长和进步所产生
的作用。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
黑。你的生活中，你所处的环境
中，所接受到的信息都是正能量
的，你的心里就充满阳光，你就可
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我很感谢朋友推荐我看《开讲
啦》，我又很高兴能够带着我的儿
子一起看这个节目。这就是一个
正能量的传递过程。如果这种传递
在更多的朋友之间，更多的亲人之
间重复，那全社会的正能量就会越
来越多，也越来越大。一个人需要
正能量，一个社会更需要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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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港河，又称长
河，古为陆水故道。
清咸丰二年(1852)，太
平军“决断傅洲尾”，将
陆水改道由洪庙河入
江，现略存故道遗迹。
长港河流域位于嘉鱼
县西部，源于陆溪镇
界石，经陆溪镇、高铁
镇至三合垸干堤三乐闸入江，流域面积
114平方公里，全长24.1公里，宽25至
47米，是一条集水运、灌溉、排涝于一体
的重要水道。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别
看长河是一条不怎么起眼的小河，可沿
河两岸的村民都视长河为自己的母亲
河，因为生活在这里的祖祖辈辈无不被
小河的恩泽包裹过。长河流域内的主要
蓄水湖泊——大岩湖，连同长河承担蓄
泄水功能。遇上丰水年份暴雨频繁时，
湖河腾蓄一部分洪水，这时的长河就成
了向长江泄洪的通道，减少洪涝灾害损
失。要是遇上干旱年份，就通过三乐闸
进洪，灌溉耕地面积5.2万亩。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就出生在
长河边上的一个小村庄里。因村子离长
河仅数百米远，可以说我就是在长河美
丽、温柔的臂弯里和抚爱中长大的。说
起长河我的心里总会升腾出一种别样的
自豪感，眼前也会不知不觉浮现出长河
那原生态般美丽的画面：河水清澈见底，
鱼儿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河中
的水草犹如舞中少女的裙带，在随波不
定的摇摆；河流与河堤之间是顺势而上
的斜坡，坡上排列着一棵棵碗口粗细的
垂柳，覆盖着成片的庄稼和草地……

以前，每次回到故乡，漫步在长河
边，我总会想起小时候在河里追逐、嬉
戏、游乐、抓鱼的情景。那时，长河的蜿

蜒、长河的宁静、长河
的灵动，无不在我的
脑海中留下美丽旖旎
的倩影。可是，随着
时间的推移，不知何
时起，长河的河水变
得浑绿静止，甚至隔
一段距离，就会被阻
断，岸边杂草丛生，沿

岸房屋、菜地、鱼池、耕地向河中延伸，侵
占河道面积。每逢汛期，洪水排泄不畅，
外洪内涝严重，让人一时之间很难分得
清哪是河道，哪是田地。长河没有了清
澈的流水，没有了柔软的草坪，没有了畅
游的鱼虾，没有了奔跑的孩子，也没有丰
收的欢笑，长河，就像患重病的人一样面
色难看。“还我清流！还我碧波！还我从
前的模样！”长河在流泪、在哭泣，在一次
次呐喊。

然而，前几天，当我再次回到故乡，
再次漫步在长河岸边时，只见河两岸风
景秀美，河水清澈明亮，岸边的柳树、竹
叶和灌木叶随风飘舞，美不胜收。岸坡
的景观改造也卓有成效，充满唐宋风韵
的小桥，给长河的美丽赋予了一种深邃
的文化美。正当我惊诧于长河这些变化
时，一条小船不觉间缓缓驶来，丰收的喜
悦挂在脸上，让人心弛荡漾。不远处，还
有一老者，正举竿垂钓，怡然自得。好一
幅如诗如画、如醉如歌的美景。原来，这
都是国家水利工程建设的杰作。

河流是农业之脉，农村因河而兴，农
民靠水而富。悠悠长河，惠民实多。如
果用泼墨写意的手法去描摹她，那就如
名家诗句所形容:绿树绕两岸，清波泛银
粼。若用工笔来画她，则可见一桥一舟，
别有风采。

啊，长港河，故乡的河，我心中的母
亲河，一条奔流不息的河……

长港河

■王战强（通城）

今冬，我继续“五
岳”写生计划之行第
三站——华山。华山
是“五岳”之西岳，位于
陕西省华阴市，秦、晋、
豫黄河三角洲交汇处，
南接秦岭，北瞰黄河，
扼西北进出中原的门
户，既是军事要冲之
地，又是道教之山，也
是文化之山，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

背着画夹，怀着“吸山水之精华，纳
天地之灵气”的思想，我冒着蒙蒙细雨，
虔诚地走进了华山。华山沉淀了几千年
的中华文化，承载着中国人的精神，它已
不单单是一座名山，而是成为人们心目
中的精神之山，景仰之山。自古华山一
条道，现在登华山有多条道，任你选
择。我选择从西山门攀登，如其说是
登山不如说是坐山，从山下东沟口坐
缆车直达西山峰的巨灵足，全长四千
二百多米，缆车缓缓而上，透过窗外，
外面一片秋色。缆车越过一座座山梁
和一道道山川，万丈深渊就在脚下，落差
八百多米，让人胆战心惊。我惊叹当年
解放军智取华山，沿着这峭壁夺取了“一
夫当关，万夫莫开”险峻之胜。斧削刀劈
的峭壁在云雾中时而露出了峥嵘时而又
隐没在其中，我默画着山岩的特征，被捉
摸不定的云雾遮蔽，飞腾的云雾仿佛穿
越了时空，让我看到一千多年前的道教
学者陈抟在华山一生坚守炼丹，皇宫盛
请，也不为所动。随着缆车的上行，窗外
的雨点变成了雪花，今年华山的第一场
雪来得好早啊，全然没有了深秋的橙
黄。缆车到达巨灵足，雾茫茫，雪茫茫，
还有人海茫茫。白雪皑皑，银装素裹，一

下子把我们带进了一
片白色世界。

有游人惊呼，有
游人雀跃，登上华山
的游人似乎有一种成
就感，是游人征服华
山还是华山征服游
人，如此令游人兴高
采烈呢，我看都不是，
是天人合一的畅快表

现。我背着画夹四处寻景，只因雪雾笼
罩，几米开外，不分物象。提心吊胆，小
心翼翼地踏着冰雪覆盖的山径，随游人
亦步亦趋地从西峰到南峰，又从南峰到东
峰，处处都被漫漫雪雾紧锁，游人见我只
看不画同我答讪，“画这雪雾景色，用白色
就足够了”。没有动笔画画，我心里空荡
荡的，如同雪雾一样茫茫然。不知所措，
不识华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雾中。

带着一种莫名的遗憾，我从原道折
回山腰下，想在山下找到灵感。看着秋
雨绵绵的群山，峰峦起伏，层层叠叠，似
乎有些感觉，寻避雨处，飞快地摊开画
夹，笔墨同下，在宣纸上沙沙作响，一口气
画了二幅，用毛笔解开心锁，心情顿感舒
畅，眼前的群山也开始起舞。深感，亲近自
然，走进大山，以自然为师，是山水画者之
途径；悟大山之道，将自我精神和山川精神
融合一体，是山水画者之升华；写山之真
像，画山之仙骨，是山水画者之意境。

暮色渐渐降落，山川生出淡淡的紫
烟，从山谷那片树林中传来几声鸟儿悠
扬啭鸣声，我收起画具，猛然回头仰望，雨
雾中的华山恰似一幅水墨画，枯湿浓淡的
笔墨把华山皴染出苍茫华滋，高耸的峰峦
掩映在云雾中，那丝丝团团袅袅的云雾好
像陈抟架着仙鹤款款飞去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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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惠（温泉） ■殷铁梅（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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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剑（温泉）


